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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 XING GU SHI
在这 里感受辽宁奋进脉搏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动物、植物、微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
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包括生态系统、物种和基因三个层次。生物
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作为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较早的缔约国之一，中国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是世界上
率先完成公约行动计划的少数国家之一。

生物
多样性保护

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地处长白山余脉，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动中华蜂养殖特色产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动

力。但中华蜂在当地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曾经由于意大利蜂的侵袭，中华蜂面临灭顶之灾，这场“中蜂”与

“西蜂”之间的争斗甚至惊动了最高检。最终，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土生土长的中华蜂有了独属于自己的美好家园。

如今，“好蜂景”铺就“甜蜜路”，小蜜蜂成为大产业，群众的“甜蜜事业”越过越红火。

蜂农华玉英抽出蜂板查看蜂蜜产量。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黄岩摄

甜蜜的事业
——生物多样性保护让宽甸中华蜂养殖业日渐壮大

本报记者 黄 岩 刘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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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蜜流香。9月23日一早，宽甸满
族自治县振江镇石柱子蜂场内，嗡嗡声此
起彼伏，一个个错落摆放的蜂箱旁，蜂忙人
也忙。

“打蜜啦！”一位员工将蜂箱盖慢慢移开，
缓缓提起一片蜂巢板，轻轻拂去板上的蜜蜂，
再用小刀稳稳割开熟蜜封口，晨光照耀下，
密密麻麻的六边形蜂房内晶莹剔透。巢脾
被简单清理后，直接放到滤布上，黏稠的蜂
蜜金黄诱人，慢慢流入罐中，空气中弥漫着
一股香甜的味道。

你称三斤，他要五斤，当天打的300多斤
蜂蜜现场销售过半。“平均每箱能收 12 至 16
斤蜂蜜，一斤150元。”蜂场主乐呵呵地估算，

“今年产量还不错。”他指着在巢板上爬来爬
去的蜜蜂让记者分辨蜂王、雄蜂、工蜂：“你
看，它们个头不大，头胸部黑色，腹部黄黑相
间，身上一层黄褐色绒毛，这就是我们的长白
山型中华蜂。”

每年九十月份，是宽甸养蜂人收获中华
蜂甜蜜馈赠的季节，他们继承祖辈技艺，遵
照大自然的时间表，一年一次汲取百花的芬
芳，让古老的村落独具一味。但酿造蜂蜜的
过程并不容易，一只中华蜂每天要访问成百
上千朵花，往返蜂巢几十次、上百次，上万只
中华蜂一年时间采集 100 多万朵花，飞行总
里程大约45万公里，才能收获10斤蜂蜜。在
宽甸山乡间，小小的中华蜂承载着蜂农的生
计，护佑绿水青山的生态，托起乡村振兴的
梦想。同时，来自各方面的力量，也在精心
呵护着这片中华蜂纯净的家园，共同守护这
份“甜蜜的事业”。

不让“西蜂”压“中蜂”

汽车在蜿蜒山路上前行，车窗外树影不
断掠过，连绵的山，满眼的绿。“宽甸地处长白
山余脉，山高林密，蜜源丰富。”宽甸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高级畜牧师张立元一路同行一
路介绍，宽甸森林覆盖率接近80%，与之相伴
而生的，是超过 300 多年的养蜂历史。蜂蜜
砬子、蜂蜜沟等地名就是宽甸悠久绵长养蜂
历史的最好佐证。

在步达远镇新安村，初见 60 岁的华玉
英，小小的蜜蜂在他的眼旁、眉梢、耳边穿梭
飞行，他不紧不慢地打开蜂箱，把一块蜂板
慢慢抽起，仔细察看蜂蜜产量。华玉英憨厚
地笑着说：“养蜂就像养宠物一样，只要心细
就行。”

华玉英的几十个蜂箱大多摆在自家后院
山坳处，其中一只直径35厘米左右的木质圆
桶引起记者注意。“这是废弃的蜂桶，没舍得
扔。”华玉英说，20多年前他开始养蜂时，新安
村蜂农大多用这种蜂桶。他们截断粗壮树
干，用工具掏空，再用铁丝箍紧，一只蜂桶就
做成了。

不过，传统蜂桶很难观察蜂群内部情
况，破巢割蜜更会伤害蜂群，华玉英他们慢
慢换成标准蜂箱，用活框养蜂，蜂蜜产量大
幅提升。

“活框养蜂，是将巢脾固定在巢框上，可
自由移动调换，这个技术是随着20世纪初意
大利蜂的引进一起传入中国的。”张立元言简
意赅，意大利蜂俗称“西蜂”，个头大、飞行能
力强，在蜂群之战中总能赢过“中蜂”。特别
是西蜂翅膀振动频率与中蜂相似，一旦被中
蜂误认为是同类放进蜂箱，除了盗蜜之外，
更会大开杀戒，中蜂蜂王一死，整个蜂箱里
的上万只蜜蜂便四散飞逃。除了常规战，西
蜂还会“发动”传染病菌的“生物战”，称之为
中蜂天敌毫不夸张。

“一箱中蜂就是一窝，有一年春天，我这些
蜂短短时间被祸害了七八窝。”华玉英虽记不
清西蜂养殖户最早到来的时间，但2018年时他
已有切身体会，外地西蜂养殖户纷至沓来，本
地中蜂面临灭顶之灾。华玉英和村民去与放
养西蜂的人交涉，可对方就是为宽甸丰富的蜜
源而来，坚决不走，双方僵持不下。

华玉英甚至打过报警电话，民警一头雾
水地给蜜蜂“劝架”，找来找去没有法律依据，
山里的野花不属于某个人和某个群体，没有
理由禁止别人来放蜂采蜜，大家都感到既无
助又无奈。

张立元很早就意识到问题所在：“西蜂能
直接杀死中蜂，破坏力大，全县每年遭受几
百万元直接经济损失，本地、外地蜂农争夺
蜜源，矛盾有激化趋势。关键是缺少处罚依
据，养蜂主管部门在行政执法中难以实现有
效监管。”张立元认为，建立保护区，禁止外
来蜂种进入，是保护中蜂发展的有效途径。
经过调研、汇报、磋商，宽甸决定以地方性法
规的形式加强对中华蜂的保护。张立元全
程参与了“保护条例”的起草工作，百易其
稿，“这是全国第一例，意义重大，保护中华
蜂不仅是为了蜂蜜产业，更是保护生态环境
的重要一环。”

宽甸满族自治县共有22个乡镇，其中，青
山沟、牛毛坞、大川头、步达远、硼海、下露河、
振江等14个乡镇被纳入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
护区范围。2019年5月10日，《宽甸满族自治
县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条例》正
式施行。

“6月槐花盛开，选定5月颁布，希望条例
在当年就派上用场，把依靠大宗蜜源的西蜂
挡在外面。”张立元说，条例出台效果立竿见
影，当年全县增加五六百户中蜂养殖户。

“中蜂酿的可是百花蜜，香气重，营养
高。”华玉英掰着手指细数，春天有柳花、金银
忍冬花、“色树”花，夏天槐树、板栗、椴树开
花，上秋了，有杏条、葛根，还有各种各样的野
草花，从开春到下霜，一年四季都有蜜可采。
张立元望着四周植被茂密的群山：“你看，这
不就是天然的巨大蜜库吗？养蜂是咱宽甸的
传统特色优势产业，一定要让它发展得越来
越好。”

小小中华蜂惊动了最高检

条例出台只是第一步，保护中华蜂之路

还很艰难。宽甸满族自治县检察院第四检察
部主任李海宾的“追蜂”生活从2019年5月开
始。最初，以法律工作者的角度，结合条例查
阅大量资料后，李海宾感到很振奋：“中华蜂
品种独有而濒危，条例的颁布必要、及时。”但
随后在保护区内的走访，却让他忧心忡忡。

“我们只是巡查了保护区内泡浑线、S308
线公路两侧，就发现20多户西蜂饲养者，蜂箱
数量初步统计达近千箱。”发现线索后，李海
宾带领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干警，对宽甸全县
长白山型中华蜜蜂品种资源保护情况，进行
了一次专项检查。

西蜂养殖户进入保护区的现象严重，对
宽甸地区设立中华蜜蜂保护区一事不知情；
保护区内未见相关保护标示牌，大部分本地
中蜂养殖户不知道保护区已经设立，对条例
的颁布实施更不了解……李海宾在调查报告
中形成结论：“保护现状不容乐观。”原因有
三，相关职能部门宣传不到位、巡查不到位、
监管更不到位。

“一刻都不能再等了！”对于是否立案，李
海宾态度坚决，“没有贯彻落实，就使条例失
去了意义，越往后拖，侵害越大，再磨蹭半年，
中华蜂都快灭绝了，到那时候再谈保护还有
什么意义？”

2019年6月，宽甸满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
以最快速度向县农业农村局制发诉前检察建
议，要求其依法全面履行法定职责，督促其加
强宣传工作，对在保护区内饲养意大利蜂的情

况及时作出处理，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中华蜂
品种资源。监督中磋商，整改中配合，在大家
共同努力下，10个标示牌醒目地立在重要地
段，对保护中华蜂重大意义的宣传在各个渠
道展开，几千份生动形象的宣传单送到群众
手里，几十户西蜂养殖户被劝离……土生土
长的中华蜂守住了自己的家园。

采访过程中，风风火火的李海宾带记者
走访了多个蜂场。每到重要路口，李海宾都
要下车查看保护区标示牌，上面印有宽甸
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公告：保护区内禁止
外来蜜蜂饲养者进入放蜂，任何组织或个
人不得影响和干扰保护区内蜂业生产秩
序；任何违反条例规定的行为，将依照条例
给予相应处罚。

同行的宽甸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魏大鹏告诉记者，随着后续条例实施办法的
制定、中华蜂品种资源保护和产业发展规划
的出台，现在保护措施更加细化、网格化监管
制度更加完善。目前，保护区内中华蜂种群
数量由2018年的2.5万群发展到约3.3万群，
计划 2025 年增加到 6 万群，中华蜂规模养殖
场扩大至120个，可以说，中华蜂保护工作走
上了法治化、规范化轨道。

车行至硼海镇下甸村，71岁的张歧君在
山上山下各有一个蜂场，蜜蜂从蜂箱里进进
出出，在附近盘旋，将静谧的山野“闹”得充满
生机。“这几年放西蜂的人不来了。”张歧君
笑着说，真遇到西蜂养殖户，他就拿着宣传单

告诉对方，这里是中华蜂的保护地。
小小的中华蜂，甚至惊动了最高检。

2021年，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
例”评选中，这件“辽宁省宽甸满族自治县人
民检察院督促保护中华蜜蜂品种资源行政公
益诉讼案”脱颖而出。专家给出的理由是：保
护中华蜜蜂关系到我国特有遗传资源的安
全，也关系到维护生物多样性，本案是一起司
法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取得良好法律效果和社
会效果的示范案件。

这让李海宾对保护中华蜂的认识更加深
了一层。几年来的保护工作“回头看”，让他
成了半个蜜蜂行家。“西蜂喜欢大型蜜源，对
山区灌木等零星蜜源不‘感冒’，养蜂人追着
花期跑。中蜂恰恰相反，善于利用零星蜜源，
特别有利于山区的植物繁衍生长。”

“中蜂性格也斯文，喜欢细嚼慢咽。”在李
海宾看来，长白山型中华蜂就像勤劳肯干的
东北人，早出、晚归，宽甸的很多树种，尤其是
早春、晚秋开花的植物，都要靠它来授粉，不
耐寒的西蜂可没这本事。

李海宾说：“中华蜂是大山的‘红娘’，保
护它们，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一起把生活酿得更甜

2020年，宽甸养蜂业经历了一场“三十年
未遇”的丰收年景，农民养蜂积极性大大提
高，养殖户更多，中蜂储量增长，产业发展势
头一派“蜂”生水起。

“都说养蜂是靠天吃饭，也是事实。”张歧
君养了40年中华蜂，对此深有感触。“蜂蜜能打
多少，要看‘大年’还是‘小年’。椴树大面积开
花，蜜源多，就是‘大年’；前两年不太好，都是

‘小年’，今年算‘平年’吧。”不管产量多少，张
歧君高兴的是“自家的蜂蜜不愁卖”，每年都有
回头客，如果赶上“大年”，收入能达到10万元。

在张立元看来，养蜂投资少、见效快，不
与粮果争农田，不与畜禽争饲料，是利用资源
而不消耗资源的绿色产业。现在的命题是，
要把资源优势转化成为生产动力，让宽甸中
华蜂闯出新天地。

今年5月，一场蜂业发展暨乡村特色产业
振兴专家论证会在宽甸举行。中国养蜂协
会、各大院校专家及省市农业专家探讨的话
题，就是宽甸在成为全国立法保护中华蜂第
一县之后，如何继续打造绿色生态产业，带动
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魏大鹏告诉记者，

“宽甸野山蜂”去年成功申报农业农村部国家
地理标志商标，成为又一个宽甸农特产品“金
字招牌”，现在宽甸正在积极谋划建设国家中
蜂联合保种场和蜂产品加工与产业基地，推
动养蜂业向蜂产品精深加工、旅游观光为一
体的综合性特色产业转变，把中华蜂产业链
拉得更长，让更多蜂农的口袋鼓起来。

“我们现在拥有 8 个系列 40 多个品类的
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良鑫蜂业行政经理
王书向记者一一展示蜂蜜酒等深加工产品，
这家宽甸规模较大的蜂产品加工企业直接带
动就业200余人，辐射带动6000多户。

放眼全省，养蜂这一“甜蜜事业”蓬勃发
展。新宾满族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先后
于 2021 年和 2022 年出台了中华蜜蜂品种资
源保护条例，中华蜂的保护区在辽东串成了
串、连成了片。数据显示，全省现有蜜蜂约35
万群，中蜂约6万群，按照今年制定的畜禽遗
传资源保护项目实施方案，中蜂等4个品种的
遗传资源要得到安全、有效的保护。

保护的同时，还要更好地“为我所用”。
“蜂产品赚钱，蜂群增殖同样获得收益，现在
蜜蜂授粉产业发展迅速。”王书说，每年入冬
前，大批东港和宽甸当地的草莓、蓝莓种植户
来求购蜜蜂，整整一箱中华蜂放在大棚里，经
过它们一冬的忙碌后，不但坐果率高，果实更
是个大饱满，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酒香不怕巷子深，除了靠朋友圈、微信群
和熟人购买，宽甸养蜂户正在跳出传统的营
销模式。张歧君的女儿张坤便是其中之一，
她帮助父亲从蜂农变身“主播”，解决线下产
品销售单一的问题。“我打算明年多养些箱
蜂，女儿把短视频、直播做得更好，让我们宽
甸的好蜂蜜被更多人知道。”张歧君对未来的

“甜蜜事业”充满了希望。
华玉英则改变了主意，他决定今年不收

蜜了，全留给蜜蜂吃，为明年多分窝扩大规模
打好营养基础。“除了养蜂，我还放蚕、种植红
松，农民的收入来源多了，但都像这蜜蜂一
样，想要过上好日子，总归要勤劳、努力！”

9月底的宽甸，晚风带来阵阵凉意，再过
些天，就该帮蜜蜂过冬了。华玉英盘算着，今
年要给蜂箱多围几层毡布，让蜂群过上一个
暖和的冬天，等到明年春分节气，羊胡髭草开
花的时候，他的蜜蜂就将重新回到山间飞
舞。华玉英的期盼也是所有蜂农的期盼，明
年是个真正的“大年”，多打蜜，多卖钱，把生
活酿得更甜。


